
        
            
                
            
        

    
北之莊落城之歌







作者：瞳



《冰戀書櫃》



這故事有部份內容是依谷崎潤一郎先生的"盲目物語"(賴明珠譯)書內資料改寫而成









天正十一年



五月二十二日。



旭日東昇。



秀吉的軍隊開始逼近北之莊城，城下町已在燃燒，濃煙直衝霄漢，把整片天都弄得灰灰暗暗下來。



我從天守閣高層望過去，四周有如霧海般什麼也看不見，可是隱隱仍感到敵方的足輕正各自拿著竹束，木板等以悄悄噤聲的方法向城壕走過來。



「射擊！」



猛烈的彈雨隨著負責這一方面防守的鐵炮大將發出的命令射向逼近的敵人。



不少插著羽柴軍家紋背旗的敵人倒下了，可是有更多的人補充上來。



而敵人的鐵炮隊亦開始還擊了。



我方有城垣掩護，傷亡比敵方少得多。



可是圍城的羽柴軍在人數上佔了絕大優勢，這樣拚下去我方只有失敗的結局吧。



事實上，在賤岳之戰先勝後敗之後，柴田一門的命運也就已經是注定了吧。



我早已有了殉城的覺悟。



其實，十年前的圍城戰中，我早就應該果斷地自裁。



他們稱我是當世的第一美女，不但是信長的親妹，而且我的美貌一直都是叱吒風雲的武將們所垂涎。



亂世女性本來就是可悲的。



擁有美貌的女性更是灼手可熱的政治籌碼：我十六歲嫁入淺井家，渡過了一生中最甜蜜的七年，為丈夫產下了一男三女。



誰又會想到姻親關係卻一朝成為戰場上的死敵？當兄長有陷入被淺井軍與朝倉軍夾攻時，我送出了那帶暗示的小豆袋。



兄長脫險了，淺井家卻迎來覆巢之禍。



小谷城被圍了，丈夫淺井長政拒絕了我殉死的請求。



我和三個女兒回到了兄長的身邊。



只有九歲的兒子萬福丸被家臣藏身起來。



當兄長最後把他抓著時竟向秀吉下令把萬之丸殺掉再把首級插在棍子上示眾了。



如果不是為了茶茶，阿初和小督，萬念俱灰的我也會了結殘生吧。



我不恨兄長：這世代本來就是無情。



如果勝利者是丈夫淺井家，相信也會做出這斬盡殺絕的事情吧。



幸而餘下的是三個女兒……



我不恨他，可是被他的涼薄寒了心。



本能寺之後，本以為一切都終結了，我可以在靜悄無聲中渡過餘下的歲月，這也是一個超過三十歲的寡婦的正常命運吧……



可是，我不是一個普通的寡婦。



政治上的價值雖已減退，美貌卻為我帶來意想不到的裙下之臣：柴田勝家對我苦苦追求，而秀吉亦是虎視耽耽。



我選擇了柴田。



無論如何我也不可能和殺死兒子的秀吉同床共枕！



也許，我錯了。



如果我選擇的是秀吉，柴田在美人與權力兩失的情形下可能不會甘心回到北國而坐失與秀吉爭天下的良機。



柴田得到了他夢寐以求的我，卻為他的一族帶來滅門之禍。



這次，我不會再容許自己活著走出這籠城。



戰鬥越來越猛烈了。



倒臥在城壕邊的敵人堆積成丘，我方也傷亡了不少。



雖說城中貯存了大量的彈藥足以長久抗敵，在兵力懸殊下久守是不可能的了。



「能登守前田大人不會置柴田家於不顧吧。」有人私語道。



我暗自苦笑了一下。



亂世中，有多少人把道義置於利益之上？更何況不單是利益，而是一族的生死存亡？



在這方面，我對新的丈夫是懷敬意的。



勝家不獨沒有指責前田利家背盟，反而修書勸說利家要為自已家族尋活路而倚向秀吉。



這才是真正堂堂正正的武士吧。



可是懷武士道精神而不是追求實利的人在這亂世存活機會比那些看風駛裡的差得遠了。



兄長信長曾是時代的寵兒：自從以三千哀兵大破今川軍於桶狹間而名震天下開始，天下人敢不從的只有武田和上杉而已。



本能寺之變讓兄長光芒萬丈的生涯劃上句號。



現在，秀吉的時代已來臨。



柴田是他踏上天下人寶座的第一級階梯；而我，將是甘心作為陪祭品。



也許，這是我報復殺子之仇的唯一方法：令秀吉失去擁有我的機會！



這猴子一直在暗戀我，這是所有明眼人都看得出來的事。



「你到秀吉那處吧，你是秀吉故主信長公的妹妹，他不會難為你。」這是夫君勝家的話，而且是由衷的。



「主公說這話不是過分了嗎？」當時我厲色道。



「阿市的心願是與主公共赴黃泉。阿市嫁出之後，已不再是織田家的人了。何況今天已經沒有可依靠的兄弟了。如果再被您遺棄的話，阿市還有什麼地方可去呢？



到於該死的時候不死，卻承受比死還難堪的羞辱，阿市已經親身經歷過來了。因此，從去年出嫁的時候開始，已經下定決心，這次不管發生任何事情，都絕對不再分開了。



雖然是短暫的緣分，不過如果能讓阿市以妻子的身份一同赴死的話，百年好合是一生，半年好合也是一生。要阿市逃出去，這種話未免太傷人了。請您再別這麼說了。」



夫君當時語塞了。



而家臣中聽了也都飲泣起來。



「可是茶茶她們太可憐了……」夫君道。



我的心一痛。



啊！她們都是淺井家的唯一血脈啊。



總不能讓她們也一起殉死吧。



「那麼，就請主公讓阿市一人殉死，結她們三人留一條生路吧。」



茶茶的第一反應是一愕，然後怯怯地說：「不要，母上，請讓我也陪你們至去。」



目光中卻充滿了探探風的意味。



是真的嗎？為什麼我從她的話音中感到她內心盤算的是另一碼事？這樣小的年紀心思就如此慎密，只要她活下去，將來一定會幹出大事來。



我細看了這出自我身體的女兒，突然似雷擊一樣：她長得和我竟如此神似！不！如果讓她活下來，秀吉會不會……



不可以這樣！我怎忍心她屈從在那猴子的淫威下？



可是，我馬上改變主意了。



我沒有權利要她在如此的花季就帶著美麗絕倫的美貌結束生命。



而在我內心心處突然浮起了這孩子終有一天會讓猴子付出重大代價的念頭……



對！讓她活下去！能報淺井和柴田兩族的血海深仇的不是武士的刀，而是枕邊蝕骨的溫柔！



那麼，阿初和小督……



她們沒有茶茶的心計，這時就只跟著茶茶說：「我們也要去！我們也要去！」



也罷，讓她們都活吧！



上天見憐，這三名女兒也許會在困境中找到她們不尋常的人生路……



「夫人，敵人被打退了！」旁邊的侍女高興地指出。



果然，敵人退了。



我們贏了一仗。



可是，這絕不會改變事實。



北之莊落城只是時間的問題。



在第二天，秀吉不出所料派人來了。



猴子以戰勝者身份卻是卑辭來說：與柴田大人兵戎相見是逼不得已。



今天他秀吉僥倖成功，為了報答故主信長公的嗯情，懇請能接夫人及三位公主過營以策安全。



柴田大人如能交出城來，秀吉亦絕不加害云云……



確是動聽得很。



幸而夫君一眼就看穿了他的詭計：我一旦過營，他就可以為所欲為了。



「叫我投降，未免太無禮了！假如不是佐久間違令使我軍失去致勝的機會，我也不會被猴子迫至切腹的地步。



事已至此，柴田決心在天守閣點火自盡，夫人也願意殉死。至於三名女孩，就交他決定生死吧！」



使者狼狽的逃出了城。



那天晚上，北之莊城中舉行了盛大的宴會。



所有佳餚美酒都搬了出來。



反正到了明天，這一切都不再是我們所有。



我，抹了胭脂，白粉，上了髮油，穿上白妙蒲紗內衣，白綾小袖和服，圍上了金絲腰帶，再罩上了金銀五色浮圖唐織罩衫禮服。



夫君向所有願意殉死的家臣和敬酒一巡後，道：「不能只默默喝悶酒。明天就要辭世的人，不可太消沉。來！我們高歌狂舞，讓敵人也震驚我們停的氣魄吧！」



於是響起了豪邁的歌聲：



人生在世



再苦也只餘明天



今宵見後不復再



送君千里



先盡此杯



聊慰我心……



夫君也唱了，是敦盛謠曲：



人間五十年



度過下天之間……



已故兄長在生時亦極愛此曲。



生如夢幻，戀之何益，失之何惜？



一名叫朝露軒的法師武者這時唱起了歌頌楊貴妃的歌：



梨花一枝春帶雨，春帶雨；太液芙蓉未央柳，六宮粉黛無顏色……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到我身上。



沉魚落雁兮美人，閉月羞花兮絕色……



這是不祥之音，可是又有什麼關係呢。



我是天下第一美女也好，是把死亡帶至我出嫁夫家的不祥人也好，不久之後，也會隨這巍峨的天守閣煙飛灰滅。



「彌市，你也來一曲吧。」我說。



彌市，是陪伴我多年的盲眼按摩師；他亦擅弄三味線琴。



我當然知道他亦是暗戀我的。



眼雖不見，他的手在身體上游移之際從掌心透著愛念。



當然他是純正的人，不存非份之想。



「祈他生可親目睹花容……」我曾聽到他如此禱告。



朝露軒仍撥著弦：



滋賀的湖



水不鹹



臉上的酒窩



十五夜的月……



我心頭一凜。



三味線每一根弦都有十六個指位，三根就共有四十八個指位。



亦即是說：它們與日本語中的四十八音是相應的。



朝露軒的琴音表面上是說景，其實是暗語：



有獎啊



有沒有辦法救夫人……



我聽懂了，而同是三味線能手的彌市也聽懂了！



朝露軒是秀吉派進來的奸細，目的是向我遊說要把我弄出去！



我望向彌市，雖然他看不見，我和他卻是可心意相通似的：「三名女兒就拜託你了。」



他霍然而起，衝向朝露軒！



「來人啊！來人啊！有奸細啊！」



這時，天守閣外有金鐵交鳴之聲。



果然，已有敵人潛入，要在我自盡前把我劫出去。



「夫君！」



「點火！」柴田下令。



侍女們都卸下了華衣，只餘下赴死的白無垢。



四方響起了唸佛之聲。



柴田家的武士已和潛入者作戰起來。



再不果斷就來不及了。



我看見彌市一手挾著茶茶走下天守閣的長梯，另外兩名家僕亦把阿初和小督半拉半扯的趕下去了。



同一時間，朝露軒中了一刀滾下了梯子。



「快！快潑熄火種！」有人叫道。



我站了起來，讓唐衣墜到地上。



把一燃點起了的柴枝擲向一道在一旁堆放了的枯草。



火沿紙門及木樑狂燒起來。



這時，天守閣的窗子都打開了，風從下方像穿過筒狀煙窗般往上吹



女侍中不少人已用懷劍刺喉殉節，血噴到少女們的俏臉上，染紅了衣襟，然後一個一個倒下。



亦有一些臨時害怕起來的在慌亂中被火焰點著了內衣而發出慘叫。



一些武士揮刀把這些少女斬殺來終止她們的痛苦……



火光，濃煙，燒焦了的人體發出令人嘔心的氣味……



「茶茶。阿初，小督……」一個母親的最後掛念……



「阿市，隨我來！」丈夫道。



「是。」我跟著他的腳步，走進了宴會室後的小房間，把紙門拉上了。



「遺憾啊，阿市。」丈夫憐惜地向我說。



「不！承蒙錯愛，又允許我殉死，阿市再沒有殘念。」



丈夫點點頭。



道：「我終於勝了猴子。」



我們相視而笑。



「阿市，你要自害，抑是……？」



「請您動手吧。」我說。



丈夫柴田勝家拔出太刀。



「阿市，覺悟吧，我把你斬殺後，會以十字切切腹。」



十字切，是最正宗，亦是最痛苦的自刃方法。



好個勝家，不愧是鬼柴田，對敵人狠，對自己也狠。



嫁夫如此，此生再無憾。



「是！」我回應，把烏黑長髮披到胸前。



「南無阿彌陀佛……」



後頸一涼，頭已離身，滾下……



我看到自己的血柱噴出把壁龕染得一片嫣紅……



屍身卻仍正跪著，雙手亦維持合什。



「不愧是織田家的女兒！」我像聽到兄長的讚許聲……



轟然一響！



五層天守閣在火光中坍倒。



煙飛，灰滅。



魂，開始自由飛翔……



（完）










北之莊落城之歌（切腹版本）







作者：瞳



《冰戀書櫃》



這故事有部份內容是依谷崎潤一郎先生的「盲目物語」(賴明珠譯)書內資料改寫而成。



文中的48音橋段並非瞳所創，而是基於谷崎潤一郎小說情節。









天正十一年



五月二十二日。



旭日東升。



秀吉的軍隊開始逼近北之莊城，城下町已在燃燒，濃煙直衝霄漢，把整片天都弄得灰灰暗暗下來。



我從天守閣高層望過去，四周有如霧海般什麼也看不見，可是隱隱仍感到敵方的足輕正各自拿著竹束，木板等以悄悄噤聲的方法向城壕走過來。



「射擊！」



猛烈的彈雨隨著負責這一方面防守的鐵炮大將發出的命令射向逼近的敵人。



不少插著羽柴軍家紋背旗的敵人倒下了，可是有更多的人補充上來。



而敵人的鐵炮隊亦開始還擊了。



我方有城垣掩護，傷亡比敵方少得多。



可是圍城的羽柴軍在人數上佔了絕大優勢，這樣拚下去我方只有失敗的結局吧。



事實上，在賤岳之戰先勝後敗之後，柴田一門的命運也就已經是注定了吧。



我早已有了殉城的覺悟。



其實，十年前的圍城戰中，我早就應該果斷地自裁。



他們稱我是當世的第一美女，不但是信長的親妹，而且我的美貌一直都是叱吒風雲的武將們所垂涎。



亂世女性本來就是可悲的。



擁有美貌的女性更是灼手可熱的政治籌碼：我十六歲嫁入淺井家，渡過了一生中最甜蜜的七年，為丈夫產下了一男三女。



誰又會想到姻親關係卻一朝成為戰場上的死敵？當兄長有陷入被淺井軍與朝倉軍夾攻時，我送出了那帶暗示的小豆袋。



兄長脫險了，淺井家卻迎來覆巢之禍。



小谷城被圍了，丈夫淺井長政拒絕了我殉死的請求。



我和三個女兒回到了兄長的身邊。



只有九歲的兒子萬福丸被家臣藏身起來。



當兄長最後把他抓著時竟向秀吉下令把萬之丸殺掉再把首級插在棍子上示眾了。



如果不是為了茶茶，阿初和小督，萬念俱灰的我也會了結殘生吧。



我不恨兄長：這世代本來就是無情。



如果勝利者是丈夫淺井家，相信也會做出這斬盡殺絕的事情吧。



幸而餘下的是三個女兒……



我不恨他，可是被他的涼薄寒了心。



本能寺之後，本以為一切都終結了，我可以在靜悄無聲中渡過餘下的歲月，這也是一個超過三十歲的寡婦的正常命運吧……



可是，我不是一個普通的寡婦。



政治上的價值雖已減退，美貌卻為我帶來意想不到的裙下之臣：柴田勝家對我苦苦追求，而秀吉亦是虎視耽耽。



我選擇了柴田。



無論如何我也不可能和殺死兒子的秀吉同床共枕！



也許，我錯了。



如果我選擇的是秀吉，柴田在美人與權力兩失的情形下可能不會甘心回到北國而坐失與秀吉爭天下的良機。



柴田得到了他夢寐以求的我，卻為他的一族帶來滅門之禍。



這次，我不會再容許自己活著走出這籠城。



戰鬥越來越猛烈了。



倒臥在城壕邊的敵人堆積成丘，我方也傷亡了不少。



雖說城中貯存了大量的彈藥足以長久抗敵，在兵力懸殊下久守是不可能的了。



「能登守前田大人不會置柴田家於不顧吧。」有人私語道。



我暗自苦笑了一下。



亂世中，有多少人把道義置於利益之上？更何況不單是利益，而是一族的生死存亡？



在這方面，我對新的丈夫是懷敬意的。



勝家不獨沒有指責前田利家背盟，反而修書勸說利家要為自已家族尋活路而倚向秀吉。



這才是真正堂堂正正的武士吧。



可是懷武士道精神而不是追求實利的人在這亂世存活機會比那些看風駛裡的差得遠了。



兄長信長曾是時代的寵兒：自從以三千哀兵大破今川軍於桶狹間而名震天下開始，天下人敢不從的只有武田和上杉而已。



本能寺之變讓兄長光芒萬丈的生涯劃上句號。



現在，秀吉的時代已來臨。



柴田是他踏上天下人寶座的第一級階梯；而我，將是甘心作為陪祭品。



也許，這是我報復殺子之仇的唯一方法：令秀吉失去擁有我的機會！



這猴子一直在暗戀我，這是所有明眼人都看得出來的事。



「你到秀吉那處吧，你是秀吉故主信長公的妹妹，他不會難為你。」這是夫君勝家的話，而且是由衷的。



「主公說這話不是過分了嗎？」當時我厲色道。



「阿市的心願是與主公共赴黃泉。阿市嫁出之後，已不再是織田家的人了。何況今天已經沒有可依靠的兄弟了。



如果再被您遺棄的話，阿市還有什麼地方可去呢？到於該死的時候不死，卻承受比死還難堪的羞辱，阿市已經親身經歷過來了。



因此，從去年出嫁的時候開始，已經下定決心，這次不管發生任何事情，都絕對不再分開了。



雖然是短暫的緣分，不過如果能讓阿市以妻子的身分一同赴死的話，百年好合是一生，半年好合也是一生。要阿市逃出去，這種話未免太傷人了。請您再別這麼說了。」



夫君當時語塞了。



而家臣中聽了也都飲泣起來。



「可是茶茶她們太可憐了……」夫君道。



我的心一痛。



啊！她們都是淺井家的唯一血脈啊。



總不能讓她們也一起殉死吧。



「那麼，就請主公讓阿市一人殉死，結她們三人留一條生路吧。」



茶茶的第一反應是一愕，然後怯怯地說：「不要，母上，請讓我也陪你們至去。」



目光中卻充滿了探探風的意味。



是真的嗎？為什麼我從她的話音中感到她內心盤算的是另一碼事？這樣小的年紀心思就如此慎密，只要她活下去，將來一定會幹出大事來。



我細看了這出自我身體的女兒，突然似雷擊一樣：她長得和我竟如此神似！不！如果讓她活下來，秀吉會不會……



不可以這樣！我怎忍心她屈從在那猴子的淫威下？



可是，我馬上改變主意了。



我沒有權利要她在如此的花季就帶著美麗絕倫的美貌結束生命。



而在我內心心處突然浮起了這孩子終有一天會讓猴子付出重大代價的念頭……



對！讓她活下去！能報淺井和柴田兩族的血海深仇的不是武士的刀，而是枕邊蝕骨的溫柔！



那麼，阿初和小督……



她們沒有茶茶的心計，這時就只跟著茶茶說：「我們也要去！我們也要去！」



也罷，讓她們都活吧！



上天見憐，這三名女兒也許會在困境中找到她們不尋常的人生路……



「夫人，敵人被打退了！」旁邊的侍女高興地指出。



果然，敵人退了。



我們贏了一仗。



可是，這絕不會改變事實。



北之莊落城只是時間的問題。



在第二天，秀吉不出所料派人來了。



猴子以戰勝者身分卻是卑辭來說：與柴田大人兵戎相見是逼不得已。



今天他秀吉僥倖成功，為了報答故主信長公的嗯情，懇請能接夫人及三位公主過營以策安全。



柴田大人如能交出城來，秀吉亦絕不加害云云……



確是動聽得很。



幸而夫君一眼就看穿了他的詭計：我一旦過營，他就可以為所欲為了。



「叫我投降，未免太無禮了！假如不是佐久間違令使我軍失去致勝的機會，我也不會被猴子迫至切腹的地步。



事已至此，柴田決心在天守閣點火自盡，夫人也願意殉死。至於三名女孩，就交他決定生死吧！」



使者狼狽的逃出了城。



那天晚上，北之莊城中舉行了盛大的宴會。



所有佳餚美酒都搬了出來。



反正到了明天，這一切都不再是我們所有。



我，抹了胭脂，白粉，上了髮油，穿上白妙蒲紗內衣，白綾小袖和服，圍上了金絲腰帶，再罩上了金銀五色浮圖唐織罩衫禮服。



夫君向所有願意殉死的家臣和敬酒一巡後，道：「不能只默默喝悶酒。明天就要辭世的人，不可太消沉。來！我們高歌狂舞，讓敵人也震驚我們停的氣魄吧！」



於是響起了豪邁的歌聲：



人生在世



再苦也只餘明天



今宵見後不復再



送君千里



先盡此杯



聊慰我心……



夫君也唱了，是敦盛謠曲：



人間五十年



度過下天之間……



已故兄長在生時亦極愛此曲。



生如夢幻，戀之何益，失之何惜？



一名叫朝露軒的法師武者這時唱起了歌頌楊貴妃的歌：



梨花一枝春帶雨，春帶雨；太液芙蓉未央柳，六宮粉黛無顏色……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到我身上。



沉魚落雁兮美人，閉月羞花兮絕色……



這是不祥之音，可是又有什麼關係呢。



我是天下第一美女也好，是把死亡帶至我出嫁夫家的不祥人也好，不久之後，也會隨這巍峨的天守閣煙飛灰滅。



「彌市，你也來一曲吧。」我說。



彌市，是陪伴我多年的盲眼按摩師；他亦擅弄三味線琴。



我當然知道他亦是暗戀我的。



眼雖不見，他的手在身體上游移之際從掌心透著愛念。



當然他是純正的人，不存非份之想。



「祈他生可親目睹花容……」我曾聽到他如此禱告。



朝露軒仍撥著弦：



滋賀的湖



水不咸



臉上的酒窩



十五夜的月……



我心頭一凜。



三味線每一根弦都有十六個指位，三根就共有四十八個指位。



亦即是說：它們與日本語中的四十八音是相應的。



朝露軒的琴音表面上是說景，其實是暗語：



有獎啊



有沒有辦法救夫人……



我聽懂了，而同是三味線能手的彌市也聽懂了！



朝露軒是秀吉派進來的奸細，目的是向我遊說要把我弄出去！



我望向彌市，雖然他看不見，我和他卻是可心意相通似的：「三名女兒就拜託你了。」



他霍然而起，衝向朝露軒！



「來人啊！來人啊！有奸細啊！」



這時，天守閣外有金鐵交鳴之聲。



果然，已有敵人潛入，要在我自盡前把我劫出去。



「夫君！」



「點火！」柴田下令。



侍女們都卸下了華衣，只餘下赴死的白無垢。



四方響起了唸佛之聲。



柴田家的武士已和潛入者作戰起來。



再不果斷就來不及了。



我看見彌市一手挾著茶茶走下天守閣的長梯，另外兩名家僕亦把阿初和小督半拉半扯的趕下去了。



同一時間，朝露軒中了一刀滾下了梯子。



「快！快潑熄火種！」有人叫道。



我站了起來，讓唐衣墜到地上。



把一燃點起了的柴枝擲向一道在一旁堆放了的枯草。



火沿紙門及木樑狂燒起來。



這時，天守閣的窗子都打開了，風從下方像穿過筒狀煙窗般往上吹



女侍中不少人已用懷劍刺喉殉節，血噴到少女們的俏臉上，染紅了衣襟，然後一個一個倒下。



亦有一些臨時害怕起來的在慌亂中被火焰點著了內衣而發出慘叫。



一些武士揮刀把這些少女斬殺來終止她們的痛苦……



火光，濃煙，燒焦了的人體發出令人嘔心的氣味……



「茶茶。阿初，小督……」一個母親的最後掛念……



「阿市，隨我來！」丈夫道。



「是。」我跟著他的腳步，走進了宴會室後的小房間，把紙門拉上了。



「遺憾啊，阿市。」丈夫憐惜地向我說。



「不！承蒙錯愛，又允許我殉死，阿市再沒有殘念。」



丈夫點點頭。



道：「我終於勝了猴子。」



我們相視而笑。



「阿市，你要自害，抑是……？」



「可以讓我切腹嗎？」我問。



「切腹？可是你是女人啊……會很痛苦的。」



我淡然一笑。



「阿市可以忍受的。就一字切吧。麻煩夫君替阿市介錯了。」



「啊，是這樣嗎？果然是武家女兒啊！阿市，覺悟吧，我把你斬殺後，會以十字切切腹。」



十字切，是最正宗，亦是最痛苦的自刃方法。



好個勝家，不愧是鬼柴田，對敵人狠，對自己也狠。



嫁夫如此，此生再無憾。



「準備好了？」丈夫問



「是！」我回應中雙手先合什默禱。



「南無阿彌陀佛……」



然後利落的把白無垢從雙肩褪至半腰……



胸脯裸露了。



雖然是丈夫，我仍有些�腆。



如果不是將要葬身火海，屍體亦會化成灰燼，我是絕不會選擇這會令我在敵人將士目光下赤身露體的死亡方式的。



丈夫不知從何處取得一勺子清水讓我洗淨了短刃。



「我先行一步了，」我鞠身向這與我共枕只半年多的男子行禮。



「好的！勇敢地去死吧，阿市！」



我把懷劍拔出，平靜地插入左方腰際……



「嗯……」劇痛中一股熱流湧向我的胸臆。



「這就是死的滋味？」我心裡想。



劍刃持續劃向右方，雪白的腹部出現了血線……



胸口一陣抑悶，乳頭卻似在變硬中……



「啊……夫君，把阿市斬殺吧……」



後頸一涼，頭已離身，滾下……



我看到自己的血柱噴出把壁龕染得一片嫣紅……



屍身卻仍正跪著，雙手仍緊握懷劍的柄部。



腸子已開始溢出……



曾哺育四名子女的乳房在微顫……



在這一刻，我才真正感到我真是如此的美麗……



「不愧是織田家的女兒！」我像聽到兄長的讚許聲……



轟然一響！



五層天守閣在火光中坍倒。



煙飛，灰滅。



魂，開始自由飛翔……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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